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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当上副教授，1956

年首讲近代史
第一次去戴逸家的人，往往还没

进门，心中就会生出一种感慨，这间住
所的简易局促和他在学界的声誉之
隆，有着巨大的反差。

北京张自忠路上的段祺瑞执政府
旧址，是栋气派的文保建筑，清史研究
所在这里设置过资料室。从这栋建筑
拐过去，有几排外观简陋的红砖平房，
戴逸就在这里居住办公。他的书房很
小，也就十平方米，几乎没有任何装
修，也没有典雅的书画古玩作为陈设，
屋里有张旧书桌、两把椅子、一张床，
书桌书架上堆满了一沓沓的清史样
稿。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
空”这是很多学术大家秉持的理念，早
年经历过战乱逃亡的戴逸，对居所条
件从没有过高的要求，他的毕生精力
都投入到了清史研究之上。

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的戴逸，
原名戴秉衡。父亲戴良耜教过私塾，平
日里广结文人墨客，与清末四大私人
藏书楼之首“铁琴铜剑楼”的主人瞿启
甲是好友，因此年幼的戴秉衡常有机
会来此博览群书。家庭的人文环境，让
他从小就对文史故事充满兴趣，也在
心里埋下了历史研究的种子。1937年
抗战全面爆发，在家乡经历了日本军
机的轰炸后，年仅11岁的戴秉衡随父
亲和姐姐避难上海，并在那里完成了
自己的初高中学业，他将业余时间都
花在阅读《左传》《史记》等传统经典上
了。

1946年，出于对历史研究的热爱，
戴秉衡从已经读了两年的上海交通大
学铁道管理系退学，考入北京大学历
史系。这个选择让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因为在那个重理轻文的年代，学铁路
管理意味着金饭碗，而学历史则可能
毕业就失业。然而，戴秉衡义无反顾。
转学之后，北大浓厚的学习氛围和雄
厚的师资力量，让他立下了毕生研究
历史的志向。

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处在风雨飘
摇之中，在大学里镇压学生们的爱国
民主运动，戴秉衡也因此遭到通缉、逮
捕。被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亲自保释出
狱后，22岁的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连
夜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

从此世上少了一个青涩学生，多
了一个革命青年。

“当时凡是到解放区的都要改名，
我就想我改什么名呢？我是从北京逃
走的，所以就改叫‘逸’吧。”对于戴逸
而言，这个“逸”字除了“逃逸”，更多时
候意味着“超逸”，他逐渐超脱了纷争
与世俗，安心于历史研究。

戴逸开始在华北大学学习中共党
史和革命史，并最终留校任教。1950年
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
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成为新中
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
1955年，29岁的戴逸被提升为新中国第
一批副教授。1956年，人民大学决定增
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从那时起，戴逸连
续在研究生班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
开启了1949年以后在高校讲授中国近
代史的先河。由于好学深思和笔耕不
辍，戴逸多次被中宣部、北京市委宣传
部临时借调参与重要文稿的写作，这
也为他后来参与国家清史编纂工作奠
定了基础。

创新体例编清史，

霍元甲大刀王五皆入史
上世纪50年代初，时任国家副主

席的董必武就提出要编纂两套历史
书的设想，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二
是清朝历史。然而当时百废待兴，编
纂一部客观公正的清史，虽然得到毛
泽东的首肯，但还是因客观原因搁
浅。

1978年，编纂清史被再次提上日

程。“清朝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对当今
中国的影响最为密切，我们要了解现
在的中国问题，必须彻底了解清朝。”
戴逸介绍，“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
统，清朝灭亡以后，民国政府曾经开设
清史馆，编著《清史稿》。但这部书由遗
老领衔，往往站在清朝的立场说话，在
许多问题上记载失实，且评论不公。”

编纂正史从来不是件轻松的事，
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稳定
发展的社会环境，因此中国古代有“盛
世修史”的说法。以二十四史中最后一
部《明史》为例，清朝顺治二年（公元
1645年）便设立明史馆，直到乾隆四年
（公元1739年）才最终定稿，前后历时九
十多年。

为积蓄研究力量，人民大学成立
了清史研究所，由戴逸担任所长。为了
将清代历史大的脉络搞清楚，他花费7
年时间主编《简明清史》，这是新中国
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
著。“以前历史学界对清朝的看法，多
受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思想的影响，认
为清朝是一个腐朽、没落的朝代。我们
在这本书里把这个评价扭转了，指出
清朝其实是一个有辉煌业绩的朝代，
特别是康乾时期，经济繁荣、政治安
定、国力强大，国家统一、版图巩固。不
过后来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以及帝国
主义的入侵下，从辉煌的顶峰跌入万
丈深渊，变成了半殖民地。”

2002年，国家正式成立清史编纂
委员会，并任命戴逸为主任。在他的牵
头下，这部书聚集了全国2000多名清
史专家，从大量的原始档案中进行筛
选和编纂，尽量容纳最新的学术观点。
这个总投资9亿元的项目，被称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国家级文化工程
之一。

在编纂史书的主体工程之外，整
理出版清代档案和各种文献被视为先
行的基础工程。这样，不但修了史，而
且整理保存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文化遗
产，能把修史的根据完整保存下来。早
在数年前，清史编纂委员会收集整理
的档案材料之多，就足以装进两栋大
楼；20多亿字的文档内容，相当于《四
库全书》体量的两倍多。

这部《清史》要作为第二十五史流
传后世，但如今修史的文化环境与之
前二十四史都有所不同。“首先文字风
格上就不宜再使用古典文言文，而是
采用了文雅的白话文辅以通俗的文言
文。”戴逸介绍，这部《清史》在体例上
也有所创新。二十四史中有本纪，即皇
帝的传；志，主要是典章制度；表，一般
是人名和事件的罗列；传则是名人的
传记。《清史》把《皇帝本纪》变成了《通
纪》，即叙述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大事
件。《典志》将清代末期出现的近代化
因素全部囊括进去，比如铁路、电报
等。《图录》也是之前二十四史不曾出
现过的，从图片库里的20多万张图里
面选出8000张图画和照片，可直观反
映清朝的面貌。

以往史书按统治阶级的标准书
写，难免成了帝王将相的家谱。《清史》
去掉了许多事迹、言行不彰的文武官
员和贞女烈妇，在类传中挖掘出大量
有才能、有贡献的普通人，使其能够
比较全面地反映清代社会结构。比
如，建造了故宫、颐和园、承德避暑山
庄、清东陵等世界文化遗产的“样式
雷”，说书艺人柳敬亭，相声艺人朱绍
文，拳师霍元甲、大刀王五，京剧名伶
程长庚、谭鑫培等等，《清史》都为他们
立了传。

在编纂过程中，一些新的文献档
案以及研究方法正在颠覆传统观点，
比如，学界对光绪死因存在争议，但缺
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国家清史编纂委
员会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北京市公
安局法医中心等机构合作，采用高科
技手段对光绪的头发、衣服等遗物进
行分析检测，确认光绪死于砒霜中毒。
这些新成果，既让这部新修清史的可
信度更高，又推动了学术研究向着解
开更多历史谜团的方向迈进。

《清史》的主体工程字数超过3500
万字，接近以往二十四史总和。这项集
体工程每部分都由不同人所写，所以
质量难免参差不齐，内容上也会有不
统一的地方，这都需要由戴逸核对定
稿。对于九旬老人来说，这个工作量真
的难以想象。“像干将莫邪一样，炼不
成剑，就跳到炉里去，我也有这个决
心。”对于清史研究，戴逸形容为“寝于
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
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
宅”。

提携后辈本分事，

保有一副古道热肠
戴逸坚持在每年开学季为新生开

设讲座，“白发白眉、深厚谦和”是很多
学生对他的第一印象。尽管戴逸工作
极为繁忙，但他很注重对青年学子的
关注提携，在所内留有不少佳话。

学者张宏杰是财经专业出身，凭
着兴趣研究历史，出版了一系列畅销
的通俗历史读物，自己也从银行离职
进入高校深造。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做
了一届博士后之后，由于研究兴趣集
中在清朝，他便萌发了入职人大清史
所的想法。可自己是“半路出家”，又非

“名校海归”，人民大学的门槛未必迈
得进去。他灵机一动，给早已仰慕但从
未谋面的戴逸老师写了一封信，并附
上了近期的两部作品，问他能不能帮
着引介一下。

戴逸很快就给他回了电话，比较
欣赏他的著作，“虽然写法上很轻松活
泼，但是能看得出，史实你都是经过严
格考证的，而且写作态度比较实事求
是，实际上是严肃的史学。”尽管戴逸
已经十多年没有给人推荐工作了，但
这一次他直接找到了人大校长，同时
在历史学院院长的不懈推动下，张宏
杰终于进入了清史所。

张宏杰曾撰文回忆这个过程，
“戴老师在如此高龄，为了一个素不
相识的人耗费如此多的心力，对他来
讲没有任何现实利益的考虑。他已经
桃李满天下，门墙之下并不需要多列
一个初入史学之门的人，他的费心费
力，仅仅基于对我的作品的一点欣
赏。”

在戴逸的教学生涯中，“不拘一格
降人才”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现在著
名的清史专家翁飞，当年考博士的时
候，外语成绩不好，戴逸向学校申请了
特招权破格招收了他。历史小说作家
凌力从事了多年导弹工程技术工作，
也是戴逸将其调入清史所，随后写出
了《少年天子》等知名著作。这个调动
曾经有过非议，但是戴逸一直认为历
史不是一门冷冰冰的学问，史学工作
者也可以从文学工作者的想象力中获
得灵感和启发。文史兼通的传统，是中
国史学的长处之一，在新一代史学研
究者身上应该保持下去。

说起戴逸先生的古道热肠，还有
一件事常被提起。戴逸的童年在江苏
常熟度过，由于父辈的关系，他常去藏
书楼“铁琴铜剑楼”，读过里面珍藏的
宋版古书。民国时期，日本人曾觊觎

“铁琴铜剑楼”的藏书，曾提出高价购
买，被楼主瞿家严词拒绝。新中国成立
后，瞿家主动将藏书无偿捐献给了北
京图书馆。

“文革”结束不久，戴逸回常熟探
亲，发现瞿家的遗属生活非常困难。回
到北京后，他向中央反映了情况，于是
瞿家老太太每月能领取一笔国家发放
的生活补助费。若干年后，物价有所上
涨但补助费用却没有提高，戴逸又向
接受藏书的北京图书馆求助，时任馆
长任继愈先生决定，北图每月为其补
助400元，直至老太太辞世。

张宏杰认为，从根本上说，戴逸这
一代人仍然是理想主义者。虽然一生
经历曲折，但是他们人格中青年时代
留下的理想主义的光明底色一直鲜明
存在，永远保持着今天已经十分稀缺
的那分单纯、真诚和古道热肠。

12月1日，清
史研究所40周年
所庆活动在中国
人民大学举办。从
讲授党史到中国
近代史，再到后来
研究清史，92岁的
戴逸已在这所高
校任教近70年。
2002年启动的清史
编纂工程如今正
接近收尾，作为国
家清史编纂委员
会主任，被誉为

“清史研究第一
人”的戴逸将所有
精力都投入到了
这部大型史书的
编纂之中。在他的
带领下，几多清代
疑案被破解，之前
二十四史不曾出
现的《图录》也被
囊括近进了《清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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